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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凌晨，在北京协和医
院，一位清癯的老人安详地走完了他
的人生旅程。

他就是备受学术界爱戴的清华
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学勤。

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巨大
的反响。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各部
委、海内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社会
各界以及先生的弟子们纷纷以各种
形式表达了对李学勤的深切缅怀与
哀悼，沉痛悼念这位德高望重、道德
文章皆为世人楷模的学术大师。

2 月 28 日，李学勤的遗体告别仪
式在八宝山东礼堂隆重举行，一千多
人自发地从国内外赶来，拜送李学勤
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程。每个人的眼中
都噙满了泪水，痛惜一代哲人的辞世。

在告别仪式现场，八宝山东礼堂
门外的过道两边贴满了社会各界的
挽联，其中有一副挽联写着：“半部学
术史，一位李先生”。虽然只有短短的
十个字，但是它所蕴含的信息却十分
丰富。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包含了这 4
个方面的内容：

李学勤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把
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学术
事业；

李学勤的治学领域宽广，很多学
术领域都有所研究；

李学勤的学术贡献巨大，在很多
学科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李学勤的学术影响深远，必将成
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我作了这辈子最好的选择”

1933 年 3 月 28 日，李学勤出生
于北平。幼年的李学勤便聪颖过人。
门下弟子曾私下议论说，先生如此
聪明绝顶，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都
会取得第一流的成绩，他把自己一
生贡献给了学术事业，是不是有点
儿可惜了呢？

有一次，笔者把这个想法告诉
李学勤。他不禁微笑起来，但随后，
他很认真地说，他对自己所走的人
生道路并不后悔，“我作了这辈子最
好的选择”。

李学勤的一生如果归纳起来，就
是———读书治学，授业解惑。

因为是家中独子，加之从小体
弱多病，李学勤在幼年并没有什么
玩伴。于是，看书就成了他生活中最
大的乐趣，而且是越难懂的书他越
爱看。

北平作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
心，书店和旧书摊林立。但由于家里
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李学勤在上学
之后，只能经常将父母给他吃饭的
钱偷偷省下来，宁愿饿肚子，也要到
旧书摊购买各种书籍阅读，看完后
再将书卖掉，换别的书来读。因此，
李学勤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博览
群书，拥有了许多他那个年龄段的
人所不具备的知识。

他所阅读过的各种报刊书籍，如
《逻辑》《科学画报》等，都对他产生了
终身的影响。刚考上清华大学时，李
学勤的一位同学去他家玩，在参观书

房时，“只见四壁都摆着一排排书架，
每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几乎全是中
外古今的名著。因此，它并不像一个
中学生的书房，也不像一个低年级的
大学生的书房，倒像一个研究生，甚
至大学年轻老师的书房”（见钱耕森

《大学生时代的李学勤》一文）。李学
勤的一生，就是过着每天与书相伴的
生活。

多年来，李学勤还承担了繁重的
行政事务，每天都异常忙碌，但只要
有片刻闲暇时间，他就会立即用来读
书和治学。2011 年 10 月 27 日，《人民
日报》曾以“李学勤：学问果然勤中
得”为题，报道了李学勤的学术成就。
确实，先生名字中的“学勤”二字，最
能体现他的学术态度与学术精神。

李学勤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在 6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培养了
众多的学生。据李学勤回忆，上世纪
五六十代在历史所工作时，他就曾给
所里的年轻学者上课，听课的学者
中，有些人的年龄比他还大了不少。
其实，李学勤有多少及门弟子，我们
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为李学
勤不仅在他先后工作过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所和清华大学指导研究
生，还受许多高校之托，为其指导和
培养学生，比如南开大学、西北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都有李学勤培
养的研究生，其中一些学生目前已不
在人世。

此外，海内外还有许多人曾做过
李学勤的访问学者、博士后，具体数
字目前也无法统计。初步算来，李学
勤弟子的总人数在 100 人以上。这些
学者中，很多人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
界的中坚力量，至于海内外聆听过李
学勤的课程或者讲演的人，那可就无
法统计了。

李学勤喜欢与年轻学子交流，非
常热爱上课。他在 2003 年全职调到
清华大学后，便一直坚持给历史系的
研究生上课。他常说：“作为一名大学
教授，如果不上课，那很不像话。”

事实上，李学勤在刚调入清华大
学时，由于年事已高，学校领导根本
没有要求他开课。但他凭借着强烈的
责任心，每个学期都主动开设课程，
而且每学期所讲授的内容都绝不相
同。他的课程吸引了北京各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众多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和
莘莘学子前来旁听，一些京外学者也
会远道而来，提前一天在学校附近找
旅馆住下，等第二天上午听完课后才
愉快返回。大家的普遍感受是：每次
听李先生的课，就如同享受了一场精
彩的视听盛宴。

李学勤每次上课时，课堂上都是
人满为患，不少人不得不站在教室的
各个角落，甚至是在楼道旁听。一些
选课的学生由于在课堂上找不到座
位，还曾向学校投诉，并因此惊动了
学校教务部门。这在清华的教学活动
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情景。

这一教学生涯一直持续到 2011
年，由于当年暑假期间，李学勤出现
了眩晕的现象，学校考虑到他的健
康，强行要求他不再上大课，李学勤

才被迫同意。此后，他改在家里给自
己指导的学生授课，并一直持续到他
被迫住院，授课活动才告一段落。

对于学生们的提问或者是素不
相识的读者们包罗万象的问题，李学
勤总是耐心回答，从来没有厌烦过。
有一次，他帮一位素昧平生的读者查
找资料，在家中爬上扶梯找书，却不
慎从扶梯上跌落，所幸没有大碍。弟
子们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他也经常
帮助搜集资料、纠正错误，并写在纸
条上悄悄递给弟子。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李学勤学术渊博，在学术界有口
皆碑。从小的泛观博览，使他拥有了在
文、理、工等学科领域比较全面的知
识。李学勤很喜欢用一句英文俗语“一
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
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
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

“一切的一些”则是说，对其他领域的
知识都要懂一些。

李学勤一生兴趣爱好广泛，读中
学时，他就对数理逻辑极有兴趣，并
因此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计划追随
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研究数理逻
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又立志
从事中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并为
此作了很多准备。只是由于历史的原
因，这些规划后来没有能够实现。

此外，很少有人知道，李学勤还
是国内最早提倡认知科学和口述史
的学者之一，虽然自身对这些领域没
有专门研究，但李学勤对这些学科的
发展却有着深邃的认识和预见，并提
出了许多中肯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他也是最早将“国际汉学研究”学科化
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之一，对国际汉学
研究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至于李学勤一生最主要的研究
工作，内容则更是丰富。

1952 年，李学勤到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参与甲骨缀合的工作，从
此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当时，他
的工作重点是甲骨学研究。1954 年
他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后，又作为中国
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庐的
得力助手，参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上世纪 60 年代，他开始关注青铜器
研究，并花费大量时间研读青铜器的
相关著述和考古报告，从此在青铜器
的研究领域“一骑绝尘”。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由于简牍帛书的大量出
土，他又着手从事出土简帛的整理研
究工作。此后，他还开展并提倡学术
史研究、比较考古学研究等研究工
作，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及清华简
整理研究等多项重大课题。

由于研究领域众多，李学勤也时
常笑称自己是“杂学”，研究领域过于
宽泛，并谦虚地说是“不足为训”。事
实上，正因为他有这样广博的知识背
景、高超的领导和协调能力，才有可
能组织像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多学
科交叉结合的大型学术项目。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学勤
也感觉到自己学术研究的战线拉得

太长，开始有意缩小自己的研究领域
与规模，并逐渐把工作重点集中在汉
代以前的历史文化研究上。他曾总结
道：“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
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
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
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
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
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
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
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
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
研究’。”（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序
言》）这一研究领域可以说是李学勤近
些年来学术研究的工作重心。不过，就
算是在他已经刻意压缩过后的研究领
域，也依然包括上古史、甲骨学、青铜
器研究、简帛学、战国文字研究、学术
史等众多内容，这也仍然是一般学者
所望尘莫及的。

1951 年，李学勤就读于清华大
学哲学系，虽然他在清华大学仅仅学
习了一年多，就因为院系调整而离开
了清华大学，但是李学勤一直以身为
清华人而自豪。事实上，李学勤的治
学方向和治学旨趣，与清华大学所强
调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理念完

全契合，其治学模式也不愧是清华人
文精神的重要体现。

古代文明研究的一面旗帜

李学勤的治学领域不仅广博，更
为难得的是，他几乎在研究的所有领
域都取得了一流的成绩，并深刻地影
响了这些学科的面貌。

李学勤曾谦虚地说，自己的治学
是“杂而不纯”。这一概括只说对了一
半，“杂”是因为李学勤博览群书、兴趣
爱好广泛，但是他所致力的每一个研
究领域都是极其“纯”的，而且只要他
决定从事的研究，就一定要做到居于
学术最前沿。

李学勤是通过甲骨缀合走上学
术道路的。在上世纪 50 年代，他自学
研究甲骨文，曾以甲骨学家、史学家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为线
索，按图索骥，把里面提到的中外甲
骨学论著全部阅读一遍。他对于甲骨
学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了如指掌，并在此基础上，对甲骨
学的分期断代、历史地理等方面作出
了精深的研究。此外，他还率先辨识
出了西周的甲骨，对甲骨学的贡献极
大，而甲骨学尚不是李学勤一生学术
研究的重点所在。

李学勤也不是专门从事《周易》
研究的学者，但是他对《易》学史却十
分熟悉。他所写的《周易溯源》一书，
从考古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周易》
作了别出心裁的研究，解决了《周易》
研究史上长期困惑学者的许多难题。
曾受到著名《易》学家金景芳的击节
称赞，金景芳还特意引用班固《西都
赋》中“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八个字
来高度评价此书（见金先生为《周易
溯源》一书所作的序）。

至于李学勤从“形制、纹饰、铭文、
字体、功能、组合和铸造工艺”等方面
全面开展青铜器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对于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的整理研究所
作出的贡献，以及对战国文字综合研
究所起的奠基作用，更是为学术界所
长期服膺。

李学勤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
对这些具体的研究工作所起的巨大推
动作用中，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些研
究领域中提出了有理论高度的见解主
张，改变了学科面貌，从而引领了学科
发展进程。

在大学时代，金岳霖就盛赞李学
勤具有哲学家的素质，这可以说是对
李学勤理论潜质的充分肯定。

在追随侯外庐研究中国思想史
期间，在侯外庐的严格要求下，李学勤
又认真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
典，同时阅读了与之有关的各种流派
的理论著作，所付出的努力是旁人所
难以想象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样的理
论训练，李学勤具有了一般历史学家、
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所不具备的
理论高度和理论视野。因此，他能够总
结、归纳并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主张。
具体而言，李学勤以下几个主张的影
响最为突出。

首先，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这
是李学勤在 1981 年第二次先秦史讨
论会上提出的重要见解。其核心内容
是：按照一些传统的观念，中国古代文
明常常被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因
此，有必要结合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
的科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
事求是的重新估价。

其次，走出疑古时代。这是李学勤
在 1992 年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其基
本观点是：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盛行的
疑古思潮虽然有进步意义，但也造成
了对古书和古史不正确的怀疑风气，
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当前应把文
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结合起来，摆脱一
些旧观点的束缚，走出疑古时代。

第三，重写学术史。这也是李学
勤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重要意
见。其历史背景是：由于考古资料的
大量发现，特别是简帛文献的不断出
土，以往对先秦学术史的许多看法已
经不得不加以改变，而这又牵涉到对
汉、唐、宋、元、明、清甚至近代以来的
学术思想也需要重新考虑，因此，需
要重写学术史。这一思想与“重新估
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的
观点也是密切相关的。

以上蜻蜓点水式地罗列了李学
勤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贡献，在
2 月 28 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中，
众弟子用一副挽联，对李学勤的学术
贡献作了一个归纳：

“甲骨分期，题铭划域，倡导探
源，再释文明，定夏商周新年表，业界
由兹开风气；青铜断代，简帛编联，反
思疑古，重书学术，理经史子旧典藏，
世间从此绝斯人。”

这副挽联的内容，或许可以较好
地体现李学勤一生的学术成就。

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李学勤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
不仅受当代学者的重视，从学术史的
角度来看，他的影响还将在学术史上
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上
一段不可或缺的佳话。借用历史学
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
恪的话来说，李学勤的学术成就，必
将“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李学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是不可动摇的，除了他许多早已成为
经典的研究成果之外，至少以下三个
方面的业绩也会受到后人的景仰。

一是李学勤对于学术研究的奉
献精神。李学勤一辈子著书立说，把
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珍爱的学
术事业。甚至在患病住院期间，他每
天念念不忘的事情，仍然是对中国古
代文明的研究工作，这种对祖国学术
事业、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与敬畏，不
正是需要每个人加以继承的吗？

二是李学勤对于清华简的贡献。
李学勤所主持的清华简保护、整理与
研究事业，是其晚年科研工作的一大
亮点，清华简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
李学勤的代名词了。十多年来，李学
勤为清华简的入藏、整理、保护与研
究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随
着清华简重要性的不断揭示，李学勤
的学术贡献定当更为人们所怀念。

三是李学勤的科学研究方法。
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众多的学术
成就，与他所采取的科学方法密切
相关。李学勤实现了博与专的有机
结合，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将多学科
的知识结合起来，中西融会、古今贯
通、察微知著、纵横捭阖。李学勤的
治学过程中有太多的经验，需要后
人好好总结。

我们说李学勤是中国学术史上的
一座丰碑，并不是要强调李学勤在中
国学术史上不可逾越。事实上，他本人
最大的心愿是看到后人能够超越自
己，看到学术的发展与进步。李学勤生
前曾多次和我们谈起，他对于国内一
些学科的发展极为忧虑，因为有些学
科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只是对前
辈学者的重要理论观点拾遗补缺、不
断完善，而没有能够进行根本性的推
进。他认为，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李学勤多次说，学术的发展只有
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把中国的学术事
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如果一个学科
经历了四五十年的发展，还不能产生
根本性的改变，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因
此，李学勤始终期待后学可以超越自
己。不过，即使“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
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
李学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是永
远不会动摇的。

最后，笔者借用一副对李学勤的
挽联来总结本文：“研精夏商周汉，百
世足征，抉微释古唯先觉；道贯礼易
诗书，佚篇重焕，著史传经待后生”。

祝先生一路走好。先生一生为中
国的学术事业奔走不暇，也该好好休
息一下。愿他在天堂里安息！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学勤弟子）

李学勤学术渊博，在学术界有口皆碑。从小的泛观博览，使他拥有了在文、理、工等学科领域比较全面的知识。李学勤很喜欢用一句英文俗语“一
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则是说，对其他领域
的知识都要懂一些。李学勤曾谦虚地说，自己的治学是“杂而不纯”。这一概括只说对了一半，“杂”是因为李学勤博览群书、兴趣爱好广泛，但是他所
致力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是极其“纯”的，而且只要他决定从事的研究，就一定要做到居于学术最前沿。

▲清华简《筮法》篇图版

李学勤（左二）与同事研究清华简

李学勤，历史学家、考古
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
家、教育家，国际欧亚科学院
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
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
心主任、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
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专家组组长，同时兼任中国文
字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
会名誉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
名誉会长等职务。

李学勤一生获荣誉无数，
先后荣获“汉语人文学术写作
终身成就奖”“孔子文化奖”

“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
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
身成就奖”“会林文化奖”等多
项重要奖项。

李学勤：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
姻刘国忠


